
在古希腊传说中 情侣都将戒指套在对方的中指

上 因为他们相信那儿有一根血管直通心脏 所以戒

指的意思就是用心承诺 但是人世间有多少爱能生死

白头 又有多少的情可以天长地久

爱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世俗了 现在更有

很多家长和女孩们也越来把它越物质化 金钱 地

位 权势 前途等等经过美化和包装 美其名曰 安

全感 对于她们来说 这里所说的 安全感 是高

级住房 名贵汽车 手表和时装

毅山和雅静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有的只是

互相把人生最珍贵的 年光阴无偿地献给了对方 但

是却遭到了雅静父亲的反对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毅山

只是个农村小伙子 没有地位和金钱而已

其实只要两个人真心喜欢对方 就算过着平淡的

生活也是很开心的 有时金钱也不能买来一段真挚的

感情 只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就已经是最大

的幸福了

爱情千人千面 可以分为很多种 茶米油盐的过

日子 这叫做爱情 相濡以沫 不离不弃 挽着你的

手 风雨一起经受 这叫做爱情 与你爱的人相视一

笑 默默牵手走过 无须言语不用承诺 这也是爱情

只要真心 真诚 一把青菜和九十九朵玫瑰是等

价的 所以真正能天长地久的爱情 还是白开水一样

看似平淡的爱情 但不是说白开水式的爱情就是平静

无味 它们也有激情的时候 毕竟水在成为白开水之

前也有沸腾的过程 它更多是平静 也只有白开水才

能真正的 解渴 才能真正滋润爱情永恒的心田

手记

白开水般爱情 更加滋润心田

贰柒 制图

迫于压力我俩摇摆不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我和雅静感情的路上似乎

总是一个沟接一个坎的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年 月的一天

厄运降临了 雅静工作时

一不小心 手被机器轧着

了 被缝了几十针 当时

医生说 以后手可能不会

太灵活 也许是心理上有

压力吧 雅静觉得自己手

残了 很自卑 向我提出

了分手 我当然不同意

我说 这个时候我绝不

会离开你的 那样背叛爱

情的事我做不出来 做出

来是会遭到天打雷劈的

你也不要放弃自己 放弃

我们的爱情

雅静伤好后 我第一

次去江苏淮阴老家见她家

人 到雅静家的时候 正

好是中午 她家人正在吃

饭 她父亲看见我 饭也

不吃了 扭头进了里屋

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

但我忍了 跟着也进了屋

我跪在雅静父母面前说 我

会证明我能给雅静幸福的

可她父亲根本不愿听 只是

撂下一句话 我就是不愿

把我闺女嫁给你 你能怎么

着吧 我强压着怒火 跟她

的父母又说了半个小时 可

她父亲还是不同意 无奈之

下 我只好走了

回到上海后 有两三

个月我和雅静没怎么联系

我想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

下我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两三

个月后我跟雅静提出了分

手 我说 你父亲嫌我家

穷 现阶段我也无力改变

我也不想你夹在中间左右

为难 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

相信你这么漂亮 聪明

将来一定能找一个比我更

好更适合你的男人

说出 分手 两个字

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里也

很痛 但我真的觉得自己

努力了 却依然无法被她

家人接纳 放弃可能是我

们唯一的路 但雅静坚决

不同意

年 月的一天

雅静突然告诉我 她家人

给她定亲了 当时我心痛

极了 我强忍着内心的疼

痛说 你既然已经定亲

了 那以后我们就不要再

联系了

可雅静依然做不到

还是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

其实我也依然爱她 我问

雅静 你们定亲收了多

少钱 她说收了 万 我

说 这样吧 万元钱

不是很好凑 你跟我回我

家一趟 我们想办法把这

笔钱凑出来 你把这门亲

事退了 雅静答应了 可

是后来我催了她几次跟我

回家 她一拖再拖 然后

就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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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毅山 整理 一帆

鲁迅说过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所爱的人 最好不要随

便谈什么爱与不爱 当然 帮助不等于爱情 但爱情不能不包括帮

助
本文中的毅山和雅静之所以相恋 年到最后还是无奈分手

是他俩没有感情吗 当然不是 是由于雅静家里一再地反对 兼之
毅山没有地位和金钱而已 他俩的恋爱结局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相识第一年的情人节 我送

了她一朵玫瑰 我说 以后每年

我会送你一朵玫瑰花 代表着我

的心一整年都会牵绊在你身旁

而她一边羞红着脸 一边取笑我

说 你不就是每年只花 元钱买

一支花嘛 偏又说得这么煽情肉

麻

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 等我

们满头白发时 我抱着一束玫瑰

出现在她面前的场景 然而 玫

瑰却只送到第 朵时 我们的爱

情就在现实的摧残下夭折了

她叫雅静 原来和我一个中

学的同学是同事 年一个周

末的下午 我去同学任职的公司

玩 当时雅静正在和同学聊天 她

看见我就笑 我问她笑啥呢 她说

我很像她亲戚的一个朋友 后来

她主动要了我的手机号 当然我

也记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再后来

我们又几次在街头偶遇 这让我

们彼此都觉得很有缘 或许感情

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悄悄萌

芽了

那年的 十一 我从安徽

老家再回到上海打工 去那家公

司找同学时 恰好又碰见了雅静

她说 咱一块出去上网吧 我开

玩笑 人多了我不去 要是只有

两个人那我就去 没想到她竟

然同意了 后来带她去了世纪公

园 玩时我大胆地提出和她处朋

友 没想到事情出奇地顺利 从

那之后 我们就恋爱了

和所有恋爱中的男女一样

那段日子我们享受着爱情的甜

蜜 可谁知她父亲听说雅静在和

我谈恋爱 强烈反对 理由很简

单 她爸嫌我家不但是农村的

而且家里特穷 是农村里的第三

世界 其实雅静家也是农村的

只不过是江苏农村 家境比我家

情况要好一些

后来为了阻挠我们在一起

雅静她父亲特意来了上海一趟

我鼓足勇气与她父亲见了一面

那天她父亲不停地跟我说她舅舅

在市里粮食局的风光 以及工资

待遇如何地高等等 她那个舅舅

只不过在粮食局当司机而已 这

是后来雅静告诉我的 我亲戚全

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所以我根本

接不上话 我可以猜到那天自己

给嫌贫爱富的她父亲留下的印象

肯定不好

第二天 雅静她父亲硬要把

雅静也带回老家 雅静当然不愿

走 两人僵持了好长时间 后来

还是在她家亲戚的劝说下 雅静

她父亲这才先回去了 可到家之

后 她父亲每天都会给雅静打电

话 催她赶快回去 我知道那时

雅静的压力特别大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 我实

在不愿看到雅静夹在我和她父母

中间那么难过 就劝雅静说

你父母把你抚养长大 不容易

你也不要和家人闹得太僵了 先

听你父亲的话回家 我俩的事以

后再想办法 无奈之下 雅静

流着泪回去了

真心相爱却遭家人反对

人生能有几个 年
今年大年初一 雅静

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她妹

夫进医院了 她妹夫喝酒

骑着摩托车撞到了一辆汽

车上 伤得很重 两三天

后 我从安徽老家赶过去

但雅静始终不让我进医院

她说 她家人都在 不方

便 我没进去 但心里很

不是滋味

回到家 想想这段时

间雅静犹豫徘徊的态度

我又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

说 你感觉我们还有没

有可能走到一起 你做个

决定 如果行 那你就和

我回我家一趟 凑钱把亲

事退了 如果不行 那咱

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雅

静不吭声 沉默了一会儿

说 她妹夫现在出了车祸

躺在医院 她实在顾不过

来 让我再给她一些时间

一个月后 我和雅静

又见了一面 她跟我说

对不起 我不会和你回去

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

们就这样结束了 我以为

她不会放弃的 以前我说

放弃的时候 她是那样的

坚持 可如今 那一刻

我的心非常痛 我甚至恨

她的绝情

后来 我搬了家 换

了手机号 我告诉自己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我

不会再为这件事伤心难过

我要彻底忘了她 再后来

我听很多朋友说 还有我

的家人也告诉我 雅静又

来找过我 可是这一切都

过去了 我不可能再回头

今年 月的一天 我

无端地总觉得心里烦闷

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

妈告诉我 前几天雅静往

家打了一个电话 她请我

原谅她 她说 她结婚了

她把自己给卖了 她结婚

是迫不得已的

后来我又听说 她妹

夫那次车祸医药费加上给

那个汽车主的赔款一共花

了二十多万巨款 那一刻

我什么都明白了 内心堆

积的怨恨一下子烟消云散

我理解了雅静那时的无奈

与无助 我想 她那样做

或许是在替我考虑 不想

给我增添太多的负担 所

以她赌上了自己一生的幸

福

回顾我们恋爱的 年

百般滋味在心头 人生能

有几个 年 我俩的爱情

之路很坎坷 结果也是无

疾而终 我俩一起哭过

笑过 无奈过 奋斗过

快乐过 心痛过 彻底心

碎过 大彻大悟过 我们

这段感情没有圆满的结局

但是曾经爱过 这是一份

自己值得永久珍藏的记忆

了

对于雅静 我现在只

能忍痛说一声 祝你幸福

雅静走后 没有雅静的日子

我感觉空虚而孤单 夜深人静时

思念像虫子般噬咬着我的心 每

天我们只能通过电话遥寄相思

后来武汉一个朋友说 在那边给

我找了份工作 我想或许专心于

事业会让我少一些伤痛 而且事

业发展好了 雅静家人的反对声

可能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于是我

去了武汉 在那儿一待就是一年

相隔两地 我和雅静的感情

依旧很好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

打电话 有时候一天能打好几个

电话 平时我爱写日记 那一年

我写了两大本 每一页上都记下

了我对雅静深深的思念

但因为在武汉事业发展得并

不是很顺利 一年后我又回到了

上海 谁知 火车上我却不小心

把手机丢了 很多朋友的联系方

式都没有了 我唯一记得雅静家

的电话号码 等我回上海买了新

手机新号码后 谁知打过去后

那边的电话已经停机 我们谁也

联系不上对方 中间断了三个多

月 那三个月我的心一直空落落

的 非常难受

同样 雅静一直找不到我 也

非常着急 她给我很多朋友打电

话 后来终于打听到了我家的电

话 我妈告诉了她我的新手机号

我们这才又联系上 那天当电话

那端传来雅静的声音的时候 我

又惊又喜 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得知我回到了上海 雅静也

不顾一切地从老家跑过来 再次

相见 我们相拥而泣 我说

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雅静

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们在上海郊区租了一间非

常简陋的房子 望着家徒四壁的

房间 我们却觉得非常温馨 觉

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家 那段时光

我们过得非常充实和幸福 只觉

得彼此只要这么平凡到老 没有

人干扰地生活下去 便是人生最

大的幸福了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我参

加完公司的活动回到家 却没有

看到雅静 这么大的雨 她会到

哪儿呢 我打着伞到处找她 就在

附近的公交车站路口 我看到了

冻得瑟瑟发抖的她 我冲她喊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她哭着跑

向我 下这么大的雨 我知道

你没有带伞 给你送伞来了

我真的很感动 我想我应该

好好地爱雅静 一生一世 她努

力地在人才市场找着工作 终于

也找了份工作 虽然雅静的家人

还一再逼我们分手 但我俩谁都

不愿再轻易放弃

距离也不能把我俩拆散


